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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红军的路]

为救治百姓而牺牲，多年后变成美丽的传说

红红军军坟坟前前，，老老人人坐坐轮轮椅椅来来上上香香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张跃伟

为百姓治病牺牲的
“小红”到底是谁

10月1日，遵义市红军山
上的红军烈士陵园游人如织。
孩子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向山
上爬去，两边是两排红五星形
状的路灯。山顶上，除了有邓小
平题词的30米高的纪念碑，以
及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烈士
墓，旁边还有一座坟墓，墓前碑
上刻着三个大字“红军坟”。

红军坟前有一座高近3米
的铜像，这是一位头戴军帽的
红军女战士。她左手搂着骨瘦
如柴、腹部膨胀的孩子，右手将
凹凸不平的勺子举到嘴边，为
孩子吹凉汤药。

女战士的脖子、手臂上挂
着很多红布条，铜像和坟前的
香炉也是香火缭绕。不少人来
这里烧香祭拜，还不时用手触
摸铜像的腿脚。

“以前只能摸到脚，现在长
大了，能摸到腿了。”38岁的许
仙涛笑着对两个孩子说。许仙
涛一家来参观陵园，让孩子们
用手去摸铜像，这已经不是他
家第一次来这儿了。

“我们那里有这个传说，每
年我都会过来上香”“我经常来
这里转，红军坟的故事传播范
围很广”“只听说她叫小红，是
一位红军战士”……不管是遵
义市民还是周边的百姓，不少
都来到红军坟前祭拜，铜像的
腿脚都被摸得锃明瓦亮。

这到底是个什么传说，让
百姓80多年来念念不忘？许仙
涛们口中的版本是这样的：红
军长征从遵义撤走前，城外山
里一位村民跑了20多里路到
城里找到部队，恳求红军派医
生救救重病的父亲。红军派出
卫生员去救治，病人的病情奇
迹般地缓解了。看到卫生员能
药到病除，其他村民都来求医
求药。

不忍看到老百姓受病痛折
磨，这位卫生员便耽搁了不少
时间。返回时部队已经离开了，
她急忙追赶，结果在城南桑木
垭的路上被敌人杀害。

战士被当地村民埋在路
边，感念她的救死扶伤，十里八

乡百姓都来祭拜。大家不知道
她的名字，就叫她“小红”。小红
的故事越传越远，越传越神。人
们除了对她感恩，还希望他能
保佑人们去病消灾、平平安安。
于是就有了“红军菩萨”的说
法，有了祭拜红军坟、摸红军腿
脚的习俗。

问起许仙涛和其他祭拜
者，大家都说，当地多少年来约
定俗成叫这名战士“小红”，但
更详细的信息就不知道了。那
么，这个“小红”到底是谁？

坟被铲平
又一次次垒起

刘丽莉退休前是遵义市红
花岗区解放路社区的工作人
员，20多年前她在遵义市委党
史研究室工作时，偶然的机会
被安排和同事一起调查“红军
菩萨”的故事。由此才让事情真
相大白。

刘丽莉介绍，红军坟原本
在桑木垭，解放后迁到了红军
烈士陵园。一位叫钟有煌的老
红军回访遵义，调查后判定坟
里的是他当年的战友。钟有煌
长征时是红三军团13团的医
生，解放后成为开国大校、第三
军医大学校长。

钟有煌回忆，当时红13团
是最后撤出遵义的，撤离后发
现二营卫生员龙思泉下落不
明。原来部队出发前 ,一位农
民苦苦哀求龙思泉给父亲治
病。经领导批准后 ,龙思泉随
农民而去 ,却没有回来。战友
们都认为龙思泉很有可能被
敌人杀害了。

钟有煌说，红13团乃至整
个红三军团都没有女医生和女
卫生员。调查人员解放后找到
了当年参加埋葬红军遗体的两
位农民，也证明这位红军是男
的，由此钟有煌和刘丽莉等人
确认红军菩萨的“原型”就是龙
思泉。

龙思泉，广西人，时年18
岁。这个小伙永远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
命，更不会想到他会成为一个
传奇，多少年来被无数人纪念。

10 月 2 日，记者来到桑木
垭。89 岁的老人回忆说，村里
人安葬了卫生员后，想立个碑，
但人们只知道他是“红军神
医”，连他叫什么、是哪里人也

不清楚，最后决定在石碑上刻
三个字“红军坟”。附近的群众
三三两两以古老传统的方式上
香烧纸,表达对卫生员的敬意
和哀思。

“红军坟”的消息传到了当
地官员的耳朵里。保长、乡长先
后来平坟，都因为众怒难犯只
得作罢。国民党遵义专员高文
伯责令县长亲自出马，最后还
是把坟平掉了。但村民又一抔
土、一块石把坟垒起来。

因为红军卫生员对待百姓
如亲人，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就
把他想象成女卫生员形象，人
们还亲切地叫她“小红”，这个
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是个遵
义人都摸过红军脚”。

解放后每天都有
上百人来上香

红军坟已经迁到遵义市
里半个世纪了，桑木垭的村
民们还记得“小红”吗？桑木
垭离遵义十多公里，如今还
是山里一个普通的村庄。记
者 在 村 里 一 条 嘈 杂 的 马 路
边，发现竟还存在着一座红
军坟，坟前石碑上除了也刻
着和红军山石碑相同的“红
军坟”三个字，还有“红军卫
生员小红之墓”的字样。

墓碑上方是一座两米多高
的小庙，庙里有一遵红军战士
模样的金色人像，头戴红军帽，
身披红色的布带。庙到处都是
鞭炮燃放后的红纸屑，显然来
祭奠的人一直没断过。

一位老人蹒跚着上了台
阶，在庙前香炉里插了三炷香，
又挪回到路边的轮椅上。老人
名叫欧元才，今年75岁，家住
离这里10公里的遵义市红花
岗区南关镇。让记者吃惊的
是，老人腿脚不灵便，竟是一
人坐着电动轮椅花了一个多小
时来的。

58岁的尹吉荣家离红军
坟最近，不过三五十米，而他
的爷爷尹培富就是当时参与
埋 葬 红 军 卫 生 员 的 村 民 之
一。“爷爷跟村里的三四个小
伙子就地掩埋了卫生员，他
说红军当时很照顾村民，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当地口
碑很好。大家都很感激红军，
解放后每天都有上百人来烧
香。”尹吉荣说。

一个是征战沙场的红军战
士，一个是大慈大悲的菩萨，两
者本来不会产生交集，但在贵
州遵义，这两种形象却重叠到
一名红军小战士身上，让他成
了百姓口中的“小红”。80多年
过去了，这个壮烈又凄美的传
说一直没有中断。

葛记者手记

长长征征重重新新定定义义了了军军民民关关系系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张跃伟

重走长征路前，我们对军
民关系的印象，无外乎“军民
鱼水情”、“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这样的口号，并没有很深
刻的体会。真正在路上，触摸
到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泪
的故事，才感受到长征胜利的
根本原因。

在贵州石阡，上百红军战
士宁可跳崖也不打百姓，让百
姓铭记至今；在贵州遵义，红
军卫生员救死扶伤更是被百
姓尊为“菩萨”；在四川凉山，
战士们宁可被彝族群众缴械
脱光衣服，也严守民族政策绝
不反击，在藏区草地，找不到
群众的筹粮战士写下一个个
木板借条……

采访中，不少群众的回忆
和感恩让人动容。在那个战乱
频仍的年代，不管士兵还是平
民，基本的生存都是问题，但

红军与百姓的关系，从未因自
己陷入绝境而改变。

正因如此，百姓对红军同
样报以最纯朴的情感。在贵州
和四川的大山中采访后记者
发现，当地去世或健在的老
红军，大多是红军长征路上
掉队或留下的伤员，他们大
多被当地群众救下或收留，
幸运活了下来。如今105岁的
尹全学当年受伤后被人收
留，最终在松潘县定居。他
一生未娶，当地一户人家便
把女儿过继给他，让他收为
养女，为他养老送终。这样
的例子不胜枚举。

百姓获得了土地、平等和
尊严，踊跃加入红军，把党和
军队的信仰与自己的命运牢
牢捆绑在一起。红军和百姓重
新定义了军与民的关系，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的
局限。这样的部队才会打胜
仗，创奇迹。

今年75岁的欧元才老人，从
10公里远的地方坐着电动轮椅，花

了一个多小时赶来祭拜红军坟。

参观红军烈士陵园的遵义市民，让孩子们用手触摸红军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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